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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德：寒门博士之死

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

杨宝德是家中唯一一个大
学生。他来自湖北农村，父母在
外地打杂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因为知道家里负担
重，从读大学起，除了学费外，他
基本没找家里要过钱。本科时，
他还在宿舍开过小卖部，给人修
过电脑，暑假做过销售。考上研
究生后，同学在食堂碰见他，总
是看见他吃3块5一碗的面条。

读研后，杨宝德将大部分精
力转到科研上，他希望日后成为
一名高校教师。硕士两年，他共
发了3篇论文，其中一篇还是SCI
论文。

研二时，杨宝德申请了硕转
博。在没有博导资格的硕士导师
推荐下，杨宝德博士期间换了导
师，成为一位周姓教授的学生。
记者查询西安交大学位论文发
现，杨宝德是周教授指导的第一
位博士生。

但自从换了导师后，杨宝德
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陷入
停滞。读博一年半，他只发了一
篇论文，而且用的还是硕士期间
的实验成果。由于这篇论文的通
讯作者并非周教授，并未达到毕
业规定的要求。他曾跟女友提
起，下个学期，博士生中期考核
将至，必须要拿出一些前期研究
成果。

3个月后，杨宝德走向了死
亡。他的父母见到儿子的尸体
后，哭得瘫软倒地。陪同前来的
亲戚感叹，“他从人上人又跌到
了最下面。”

在西安交大医学部，有本科
生上过周教授的专业课后，评价
其“学术专业能力值得肯定”“挺

幽默”“喜欢我们夸她”。
有药理学系毕业生告诉记

者，系里有的老师和学生在生活
上交往较少，有的老师和学生交
往密切，周教授属于后者。

张寒曾是杨宝德的硕士同
班同学，也是他的好哥们儿。张
寒发现，自从转博后，约杨宝德
吃饭经常约不上了。好友常挂在
嘴边的是“得和导师吃饭”。让张
寒有些诧异的是，这种频率“异
常地高”。

杨宝德酒量很小，二两白酒
就醉。但在导师的饭局上，他有
时必须得喝酒。室友曾见过他晚
上醉醺醺地回到宿舍。

在微信上，周教授有一个学
生群，叫作“粉丝群”。在群里，她
曾对一个硕士生说，“老师要重点
培养你，把你培养成我的博士，也
好替我挡酒。”除了陪吃饭、挡酒
以外，聊天记录显示，周教授对杨
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
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
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
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博士生一年级下学期，周教
授提出一个想法让杨宝德考
虑——— 给自己熟人的女儿做家
教。她在短信中说，“我觉得你现
在没有什么太忙的事，一周如果
给她辅导3次，每次2个小时，100
元/次，这样对你来说轻松也能
挣些钱补贴一下。”

去年5月至8月，吴梦来到西
安陪伴男友。她记得很清楚，每
周二和周四的晚上，男友会骑着
电动车出门，去高新区给那个高
中生上门辅导。被辅导的孩子晚
上8点放学，补习两个小时，杨宝
德再骑上40分钟电动车，回来常
是半夜。每周六，辅导则在博导
的办公室进行。暑假后，家教补
习终于结束。

杨宝德的家人回忆，有一天
早上9点多，他给杨宝德打电话
得知，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

人，正在导师家做卫生，等会还
得把车擦一擦。

家人有些难以置信，杨宝德
却淡淡地说，“没多大点事，也不
止我一个人。”

在吴梦看来，男友“不善于
表达”，他不会有什么不满就抱
怨。即便在关系最近的朋友面
前，他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导师。

吴梦对男友的评价是“很靠
谱”，交给他做的事情都很放心。
不久前，她过生日，她事先告诉
杨宝德，花钱买的礼物不要。杨
宝德寄给她一个摩天轮相框，淘
宝上买的，几十块钱，照片是他
自己制作的。吴梦很开心，罕见
地在朋友圈中秀了一把恩爱。

没想到，不到20天，她等到
了男友的死讯。

并非第一次尝试轻生

2017年5月的一天，吴梦和他
在一起吃晚饭。饭后，杨宝德离
开了二人租住的房子。和平常一
样，他告诉吴梦，要去做家教了。
到了晚上1 1点，杨宝德还没回
来，屋内却突然响起他的手机闹
铃。吴梦这才发现，男友出门时
什么都没带，手机、钱包和公交
卡都留在出租屋内。

第二天晚上，杨宝德终于回
到出租屋内，身上到处都是被树枝
和小石子刮蹭的伤痕。发疯似地找
了一天的吴梦，紧紧地拽住男友，
她哭得颤抖，但男友没吭声。

过了两天，在吴梦的死死盘
问之下，杨宝德告诉她，那天下
午，他去给硕士导师写了点东
西，博导知道后，专门把他叫到
办公室，批评了他。

晚上，他一个人徒步走到20
多公里外的秦岭山区，几次尝试
自杀没有成功。走回学校时，天
已经亮了。他来到学校附近的阳
阳国际大厦3 1层，徘徊了一下
午，最终他还是回头，决定再去
看女友一眼。他说，如果女友不

在家，他就回到阳阳国际，义无
反顾地跳下去。

这是吴梦第一次意识到，杨
宝德的人生如此岌岌可危。她劝
男友换个导师。但杨宝德几乎没
考虑这种可能性，“学院里面很多
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
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

转导师的提议被否定后，吴
梦又提出，“要不咱就不读了算
了。”但这个提议对杨宝德来说
更难接受。他告诉吴梦，“好不容
易读了这么多年，如果我现在不
读的话，连硕士学位都拿不到。”

事实上，根据《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生学籍学历管理规定》，硕博
连读研究生学满一学年，可以申
请自愿降为硕士研究生。但杨宝
德的家人推测他并不知情，“否则
压力不会这么大”。

劝说男友失败，吴梦陷入不
安中。她想告诉男友的家人，但
杨宝德怕家里人担心，不让她
说。吴梦只好打电话给男友的导
师周教授。她向周教授详细说明
了男友试图自杀之事，“希望宝
德能活着毕业”。对方回应，“以
后会注意的”。

出国是他的又一次努力

家人早就听他说过，“想出
国一年，现在留校都要有海归经
历。”室友也记得，出事前一个星
期左右，他正坐在电脑前撰写留
学邀请函，杨宝德凑到屏幕前，
仔细地向他询问，申请出国要准
备哪些材料。“你首先得和导师
商量。”室友告诉他。

因此，12月18日，当家人和女
友接到了杨宝德电话，知道导师
同意帮他联系出国事宜，都高兴
极了。

12月20日中午，杨宝德去了
室友所在的实验室，借了仪器做
实验。

转折发生在一天后。导师向
杨宝德询问实验结果，他回复

道，“周老师，我下午去自习室做
英语阅读去了，实验结果出来
了。”导师强调，“结果出来，应该
先给老师汇报一下，首先是实
验，晚上不做实验了才学习英
语，而不是用工作日去做。”

吴梦告诉记者，杨宝德失
联后，一位同学告诉她，杨宝
德曾和自己聊起此事。这位同
学劝杨放弃出国的念头，“你
这么好用，导师怎么会舍得放
你走呢？”

但从一些迹象看来，杨宝德
似乎并未完全死心。23日下午，
他照常和好友去打了篮球，还和
室友去超市买了零食。晚上，他
在微信上主动联系了一位正申
请出国的同学，向她了解留学生
活费和语言证明等问题。甚至，
他还要了一个报名英语考试的
电话。

第二天，他和室友大部分时
间都待在宿舍。中午，吴梦发来
视频邀请，杨宝德没有接。晚上
他主动回拨了过去。

那天夜里，室友忙着写材料
写到凌晨4点，他睡下时看见，杨
宝德还醒着，正在玩王者荣耀。

早上8点，室友离开宿舍时，
看见杨宝德还在玩手机游戏。这
有些反常，室友冲他说，“今天圣
诞节啊。”杨宝德笑了笑。

室友压根儿没想到，这是他
和杨宝德说的最后一句话。

晚上6点，女友发来消息，还
是没回。吴梦纳闷，“今天是圣诞
节，怎么这么安静。”晚上11点，
室友听到杨宝德的手机闹铃响
起，那是他为了提醒女友睡觉设
置的。室友没多想，照常睡去。

正是这个时段，河水涌入
杨宝德的肺中。法医鉴定表明，
杨宝德去世于当晚10点至12点
之间。

监控显示，25日下午5点半
左右，这个瘦高个男生穿着黄蓝
色棉袄，从宿舍楼走出，这是他
当天第一次离开宿舍楼。他走出
校门，进了小寨地铁站。

他只带了公交卡和一点零
钱。他没有留下任何透露心情的
文字。亲友翻查他留下的手机发
现，出事当天，他曾搜索“西安最
大的河”“西安最大的湖”。

大约6点半，杨宝德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监控中。他从浐灞中
心地铁站A口出来，往大桥的方
向走去。

据《中国青年报》

至少在去世前的某一刻，杨宝德相信，自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时，导师答应送他出国留学，他兴奋地拨通了女友的电话。这位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同

远在北京读博的女友吴梦商量：两人都申请公派去美国留学一年，等回国后他们就结婚。
然而，一周后的圣诞节，这位29岁的博士生走向了死亡。2017年12月25日下午，他独自从学校离开，

没有带手机和钱包。当天夜晚，他在灞河溺亡，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
对于杨宝德身边绝大多数亲友来说，一切发生得毫无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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